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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智力回流现状与原因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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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智力外流问题一直困扰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各个发展中国家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,大量海外

人员开始选择回国创业,智力外流问题有所改变。文章根据我国智力回流的现状,通过探讨智力回流在流动

方向、主体和方式上与一般劳动力流动的差别,把智力回流总结为在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

人才将知识、技能带回国内的过程,提出了对我国出现“海归潮”现象的看法,认为大量海外人员的回国不仅与

我国的经济发展、结构转型紧密相关,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产物,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密不

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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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Braindrains———lossofhumancapitalforhomecountries———havebeenobsessingallde-
velopingcountrieswithChinaastherepresentative.However,withthefastgrowthofChina’seconomy,

moreandmoreoverseasChinesetalentschoosetoreturntoworkinChina.Basedonthestatusquoof
brainreturninChina,thispaper,throughdiscussingthedifferencesbetweenbrainreturninmobiledirec-
tion,mobilesubjectsandmobilestyleandordinarylaborforcemobility,summarizesthatbrainreturnis
theprocessinwhichhigh-qualitytalentswithadvancedknowledgeandtechnologylearnedindeveloped
countrieswillbringtheknowledgeandskillstoChina.Aftersummarizingtheopinionsaboutbrainre-
turn,thispaperfurtherputsforwardsomeviewson"returningwaveofoverseastalents"inChinaand
pointsoutthatthereturningofmanyoverseastalentstoChinanotonlyiscloselyrelatedtoChina’seco-
nomicdevelopmentandstructurechanges,butalsoistheproduct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istightly
relatedtotheprofoundimpactoftheform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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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展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世界

上有些国家非常富裕,而有些国家却十分贫穷。从

卢卡斯[1]开始,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,就越来越多

地把目光投向人力资本这一要素上。由此,发展中

国家屡见不鲜的“智力外流”(braindrain)现象也被

认为是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,会对其经济

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作为全世界最

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未能幸免。从1978年到

2002年这25年间,我国58万余人出国留学,截至

目前,还有将近3/4的留学人员滞留在国外,形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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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支援(reverse
aid)。但庆幸的是,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

展,国内也随之出现了一股“智力回流”的浪潮。本

文通过探讨智力回流在流动方向、流动主体和流动

方式上与一般劳动力流动的差别,对其进行了更为

详尽的定义,并依此对我国智力回流的现状进行了

细致分析。在此基础上,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我国智

力回流的各类因素。

  一、“智力回流”的内涵

发展中国家的“智力外流”和“智力回流”,是两

股方向相反的劳动力国际流动趋势。
前者指的是“穷国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内完成

学业后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种国际移民活

动”[2]。而关于后者的内涵在学术界还未形成一个

统一的规定,有的学者认为智力回流人员就是留学

人员(在国外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在国内获得了

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在国外学习或深造一年及以上的

人)中的回国者。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略显粗略,
没有充分考虑“智力回流”的主体界定和具体形式差

别。从更一般的层面上,在对“智力回流”进行界定

时,可以在“智力外流”定义的基础上,部分套用劳动

力城乡流动研究中的 “城乡智力回流”定义———“有
知识和技能的把知识、技能带回到农村的过程”[3],
把其定义为:在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高

素质人才把知识、技能带回国内的过程。这个定义

强调3个方面:

1.流动方向

“智力回流”特指一种从发达国家流回发展中国

家的要素流动趋势。这不仅排除了发展中国家之间

的人才流动,比如由于东亚各国市场的一体化进程

而日益加剧的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现象,即所谓的南

南迁移(South-Southmigration);而且也排除了西

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,比如欧洲各国之间出

于政治庇护或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性变化

而产生的劳动力跨国流动等[4]。

2.流动主体

“智力回流”强调的是“智力”(brain)的运动过

程。虽然“智力”的载体是人,但是从本质上而言,智
力仅仅指的就是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突出的能力。而

事实上,我国的大部分留学人员通常都在国内接受

高等教育后,又通过留学等方式在国外接受继续深

造,学习掌握最前沿的各科知识和技术。这些智力

载体的存在为“智力回流”的出现储备了充足的智力

资源。

3.流动方式

笔者之所以认为上文提到的部分学者对“智力

回流”的定义有粗略之嫌,一方面是因为其混淆了流

动载体与流动主体之间的关系,另一方面在于其忽

略了流动的多样性。从实际情况看,“智力回流”除
了大家比较熟知的留学回国人员这种流动载体的回

流外,笔者更强调“智力”这一流动主体本身的回流,
并将“智力回流”的流动方式归结为三类:一是“人回

智力回”,这类人群可以说就是上文提到的留学人员

中的回国者,国人也常把其叫做“海归”。他们不仅

回到国内,而且决定长期居住、工作在国内。二是

“候鸟型”回流,这部分人群拥有外国国籍,但每年会

有一定的时间飞回国内进行学术交流、创业经商或

考察咨询;第三类“智力回流”人群是“人不回智力

回”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。很多

海外学者无须通过亲自回国,就能将他们在国外接

受的最新科学技术与知识与国内同行们分享[5]。虽

然这种“智力回流”,并没有实现居民身份意义上的

回流,但是它同样把“智力回流”中最重要的流动实

体———知识和技能带回了国内。
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,发展中国家出现的

“智力回流”,其实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知识产生

外溢效应的一种体现。从另一方面说,也是发展中

国家积极参与和分享全球知识技术进步的一个结

果。

  二、中国“智力回流”的现状

根据上文所述,“智力回流”有三种不同的流动

方式。其中以第一种“人回智力回”的流动形式最具

代表性。而且由于“智力”指标在测量上的难度,以
及我国相关部门对于各种回流智力的统计资料缺

失,本文对中国“智力回流”的现状分析主要是针对

第一种回流方式。
据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》和我国历年的

《中国统计年鉴》的数据显示,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我

国的智力回流人数逐年递增(见图1)。从20世纪

90年代中后期以来,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人数逐

年增加。其中,2003年度,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

总数为2.01万人,这也是自1978年以来,我国年度

留学回国人数首次突破2万人。随后几年间,2004
年度,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.5万人,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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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增长了24.6%;2005年度,各类留学回国人

员总数达到3.5万人,增幅高达39.4%。2006年

度,这一数字更是突破4万人,达到4.2万人,同比

增长21.3%。而2007年虽然回流人数达到4.45
万,比2003年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,但同比增幅却

出现较大回落,仅增长4.79%。据分析,出现这种

增长回落的原因在于,海外人才回流的时滞性。因

为由于2003年SARS疫情等因素的影响,那两年的

智力外流人数出现下降趋势,而2007年以及之后几

年正是这批人才结束海外学习的时间段,因此回流

的智力人数难免会受到影响。

图1 1978-2007年中国人才回流情况

 1.1978;2.1980;3.1982;4.1984;5.1986;6.1988;7.1990;

8.1992;9.1994;10.1996;11.1998;12.2000;13.2002;14.2004;

15.2006

 资料来源: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:《新中国50年统计

资料汇编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,1999年;2000-2008年份《中国统计年

鉴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。

从回流人员的组成来看,公派留学人员的回流

率是最高的。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,截至2005
年,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

22031人,到期应回国18654人,已有18098人按

期学成回国,回归率为97.02%。而自费留学人员

的回归情况则在这几十年间有巨大的变化。在

1997年前自费留学人员的回归率 非 常 低,只 有

2.3%。但可喜的是,这几年来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的

逐渐递增,从2003-2007年,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由

1.32万人增长至3.6万人,增长了2.7倍。

  三、中国“智力回流”的原因

面对国外优裕的经济条件、丰富的生活环境以

及完善的工作配套设施,海外人员为何会选择回国?
又为什么会选择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祖国服务? 这

些问题显然是无法用经济学的“理性人”假设来解释

的。而关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理论,最早则可以

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著名

的“迁移法则”[6],该法则揭示了距离、性别、居民身

份等各种因素与迁移之间的关系。发展到后来的

“推”“拉”理论,则更详尽地阐述了迁出国和迁入国

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原因如何影响行为人的

迁移行为。当然不同的分析方法会从不同的方面来

解释流动现象。
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差别迁移,

即流动人口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人群中,不同的动机

对应着不同的迁移群体,如迁移在性别、年龄、教育

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选择性。经济学家同样在

此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在经济学框架中,个人

的效用最大化总是被作为决策的执行标准。因此迁

出地与迁入地所能给个人带来的效用差就成为个人

迁移的最终动机[7]。
而在分析中国的“智力回流”问题时,我们当然

不能回避这些行为人出于自利而追求更好生活的动

机和行为。因为国外更高的收入、更优裕的生活环

境确实很容易成为这些海外人才的理性选择对象。
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绝对的收入差距使得单一的成

本-收益分析很难对目前大量的“智力回流”现象作

出有力的解释。因此我们更应该从我国的社会、经
济、政治、文化、传统等各方面找出更深层次的原

因[8]。
首先,中国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是这些回流“智

力”的定心丸。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,在1950年到

1980年间,有80000名大学毕业生离台前往国外学

习。但是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层次不断提高,科学技

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日益明显,从那以后,学
成回岛的人数开始增加。1980-1989年间,从国外

回到台湾的学者、住家以及新近完成学位的留学生,
一共有14882人;而1990-1995年间这个数目增

加到30238人。他们分别占同一时期台湾岛内所

有高等学校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的4.4%和

55.1%[9]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

后的韩国。反观中国大陆的情况(见图2),中国的

GDP增长在1998年左右出现拐点,之后呈递增的

趋势不断发展;而海外留学人员的回流数量则是在

之后的两年内出现了转折点,以更快的速度增加。
可见,健康快速发展的经济给这些海外人才展示了

良好的发展前景,当然也提供了大量的致富机会,吸
引他们回国进行投资创业。另外政治稳定也是海外

人才回流的一个重要保障。而今我国政治稳定,学
术氛围较为自由,这也为回流的人才们创造了一个

良好的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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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中国1996-2006年的GDP增长与智力回流情况

 资料来源:《中国统计年鉴2006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,2006年;国家

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: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》,中国

统计出版社,1999年。

其次,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引起的劳动力需

求变化是“智力回流”的“拉力”。政府提出我国产业

结构的转型要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,就是

要在一些重要产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

集成能力,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、产
品和标准,这就对我国的人力资本提出了很高的

要求[9]。
自90年代以来,一批积累了先进高科技、现代

化管理知识和跨国营运工作经验的中国留学人员,
纷纷踏上归国之途,尤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,越来

越多的海外学子将归国创业作为首选。他们的回国

推动了国内新经济、新技术、IT、传媒等诸多新产业

的发展,比如 UT斯达康、搜狐、新浪、亚信、中星微

电子、当当、e龙、携程、百度、盛大、物美等企业都是

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。另外,产业结构转型期间,
随着服务业的发展,这方面国内人才的稀缺也为海

外学子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他们包括了创业型

人才、职业经理人、金融财务人才、咨询人才、法律人

才、经纪代理人才和IT和网络人才、传媒及出版

人才、公关和广告人才等各界人士。大量的海归

精英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,成为中国

第三产业的领跑者,加快了中国第三产业和服务

业的发展。
再者,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加快了我国的

“智力回流”。从世界经济史中经历的几次生产要素

大流动的情形中,我们可以发现,人力资本总是与物

质资本保持一致的流动方向。中国这几年经济建设

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确实吸引了不少世界的目光。我

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1998年之后呈现连年攀升的

趋势(见图3)。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我国海外人才开

始逐步回流的开始。究其原因,我们可以从外资的

性质来看,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、服
务业等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的行业。联合国贸易和

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也曾在公共场合透露,联合

国贸发会议最近对世界上在研发方面支出最大的

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,69%的跨国公司预计在外

国的研发份额将上升。中国是这些公司最常谈到

的研发扩张目的地[10]。而我国在海外留学的人才

所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,和所了解的管理技能

都是这些行业与部门所急需的,也使这些资金能

够更好地得到配置。可见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

间的互补性使得两者呈现相同的流动方向成为必

然。

图3 1990-2004年我国的FDI(外商直接投资额)

 1.1987;2.1988;3.1989;4.1990;5.1991;6.1992;7.1993;

8.1994;9.1995;10.1996;11.1997;12.1998;13.1999;14.2000;

15.2001;16.2002;17.2003;18.2004;19.2005;20.2006

 资料来源:《中国统计年鉴2006》,中国统计出版社,2006年;国家

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:《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》,中国

统计出版社,1999年。

最后,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生活的深刻

影响,因此在分析“智力回流”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

因素在这些人群的行为决策中的作用。第一、热爱

祖国、报效祖国一直是中国人从小就受到的思想教

育,因此很多海外人才在学成之后,都有为国作贡献

的决心和意愿。在王震宇[11]对1044位海外归国人

士的调查中,我们可以发现,将回国的原因归于爱

国心的占到48.9%(想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的16.
7%加上认为学成归国是自己的义务的28.1%,再
加上喜欢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4.1%),可见有

近一半的人都是因为主观上对祖国的感情而选择

“回流”。第二,中国一直是个很重视家庭伦理的国

家,因此家庭因素同样会影响海外人才的去留。格

雷泽[12]和伊尔萨迪[13]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可以决

定哪些人会选择移民,哪些人会留在国外,又有哪些

人会选择回流。在大卫茨威格教授的调查研究中发

现,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中,家庭为工人、农民出身

的调查者中分别有32%和28%的人选择回国。而

从王震宇的研究中(见图4),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所

有归国原因中有10.8%(不愿长期与家人分离、为
了子女上学)是和家庭因素有关。可见,仅用以个人

效用为基础的分析显然不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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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 归国的主要原因[11]

实,一个社会文化对个人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简单的成

本收益计算法所无法衡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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